
口述 黄震良

撰写 刘必华

! ! ! ! 十 七 岁
登台救场

喜欢听故事、讲故事是爷
爷带出来的。
爷爷是个老书迷，他每次到书场里

听书总要带着我。时间一长，我对很多
书中的内容都能够记得个大概，经常将
其中一些精彩段子讲给小学同学听。
那年电台里播放评话《杨家将》。

为了能听到，一天我从家中带了一个
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衣袋里，上课
时戴着耳机猫腰偷听。正听到起劲关
头，不料同桌恶作剧，突然一下把我的
耳机拔掉，顿时收音机里的声音响彻
全班。同学们先是一惊，接着哄堂大
笑。老师生气地上前把我的收音机给
没收了，并罚我“立壁角”。放学后，老
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回家写了检讨
再来领收音机。没了收音机，回家一顿
“生活”，肯定逃不了，所以我不敢回
家。老师看天色已晚，再则我也承认了
错误，便“高抬贵手”将收音机给了我，
警告下不为例。
不过这么一来，我喜欢听故事、讲

故事的“名声”也在学校迅速传了开
来，学校每逢有活动还让我“轧”一脚，
讲上一段故事。
十七岁那年，机缘巧合，我人生第

一次登台讲故事。这年的大年初一，我
跟爷爷去书场听长篇评话《绿牡丹》。
讲到一半时，说书先生面孔突然煞白，
人一下倒在了地上。医院诊断，原来是
得了急性脑溢血。
对老听客来讲，春节没有书听就

意味着整个节日过得没味道。观众急，
老板更急。虽然老板与外面四处联系，
对方却都表示，说书先生一时三刻脱
不开身。情急之下，老板想到了我，他
几乎用哀求的口气与我爷爷商量：您
孙子脑子聪明，平时又能讲，明天能否
为我救救场，讲上一段？我在一旁听
了，不知天高地厚冒出一句：“明天我
讲《杨家将》。”老板一听高兴得“双脚
跳”，当众宣布：“明朝老黄孙子讲《杨
家将》，务请大家来捧场。”

当晚，我兴奋得一夜没睡，脑子里
反复背诵书中的内容。隔天上午，我身
穿“行头”（父亲的呢子中山装），并到街
上买了一瓶金刚钻牌子的发蜡，将头发
梳成“三七开”，然后再涂抹得油光锃
亮。
下午一点正式开场，我走到台上，

看到下面乌鸦鸦的人群，心里却一下
慌了起来，两腿直哆嗦。再一想，既然
上台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
拿起“醒木”（用父亲的图章代替）使劲
往桌上一敲，便讲了起来。
因紧张，我根本不晓得开头讲得

是啥，直至数分钟后才慢慢恢复平静。
两个钟头下来，我已满头大汗、全身湿
透。由于讲得快，一部需十来天慢慢道
来的《杨家将》，我竟“缩水”了一大半，
三天就讲完了。
让我惊喜的是，在讲的过程中我

多次听到观众掌声和叫好声，让我信
心倍增，越说越溜了。当我讲到最后一
场时，老板请到了上海东方评弹团的
王溪良先生。王先生静静地坐在角落
里听我讲《杨家将》，等到结束他问我：
“小朋友，你脑子蛮活络，今后愿意学
说书吗？如果愿意我教你。”我一听可
高兴啦，立马开心地答：愿意！
就这样，高中没毕业，我就拜了王

溪良先生为师，走上了评弹之路。我原
名叫黄曰华，先生给我起了个艺名叫
黄震良。接着，我跟他在江南一带跑了
几年的“码头”，后因评弹演出市场萎
缩不景气，我回到故乡黄渡，担任了乡
文化站站长。

! ! ! !当时正值上海新故事蓬勃发展之
时，我经常参加县市一些故事创作和讲
演活动。不过，有评委认为我讲的不是
故事，是说书。我在县文化馆指导老师
介绍下，结识了上海知名故事家黄宣林
老师，真正步入了上海沪语故事之路。
在他的帮助下，我先后创作、讲演了故
事《吓煞人的大腿》、《蟋蟀迷出洋相》、
《水漫金山》、《乐极生悲》等一系列作
品。其中《吓煞人的大腿》、《蟋蟀迷出洋
相》还入选上海《建国五十周年献礼故
事精品集》。我还先后摘得了沪鹰杯“故
事大王”电视大赛的“故事大王”称号和
全国“!!"故事大赛”金奖，并多次获得
市故事比赛一等奖。
正当我创作、讲演故事“扎劲”的辰

光，组织上调动了我工作，让我到一家
大酒店担任总经理。从文化一下跳到经
济，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尽管十二
万分不乐意，但组织安排，我必须服从。
工作调动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一

刻也放不下自己喜欢的故事。当年逢黄
渡地区大开发、大动迁，我经常抽空到动
迁基地采集素材，连续创作了《拆迁风
波》、《自食其果》、《住新房》、《签约》等故
事。作品一经推出，在百姓中引起了较大
反响。镇里了解情况后，对我网开一面，
允许我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可以腾出
部分时间进行故事创作和讲演。

有次采访中我听到这样一个动人
的故事。有位动迁干部到一户“钉子户”
家中做工作，前后跑了不下几十次，对
方就是“油盐”不进。原来，这户人家的
户主妻子病逝多年，身后留有两个儿

子，彼此一直分开居住。按动迁政策规
定，他家可分得两套房子，父亲随儿子
居住。可是，两个儿子死活不答应，一定
要多拿一套房子大家分开住，否则坚决
不同意动迁。父亲也表示不愿意跟儿子
媳妇一起生活，想重新找个老伴，单独
与儿子分开住。动迁指挥部经过商量，
决定给老人一个小套，但要按同等房价
购买。儿子知道，父亲为了之前母亲治
病早已掏空腰包，如购房，款子自然要
落到他们头上，因此憋牢劲不肯签约。
刚开始，这位动迁干部上门时，主

人家养的一条大黄狗老远就对他龇牙
咧嘴地又吼又叫、十分凶相，有次还把
他的裤子咬破了。后来，经过他不厌其
烦上门做工作，大黄狗竟和他交起了
“朋友”，每次上门时都跟在其屁股后面
摇头摆尾，好不亲昵。最后，两个儿子最
终被说服，同意一起摸钞票为父亲购买
一个小套，“钉子户”变为了“配合户”。
在这位动迁干部如“老娘舅”般的反复
穿针引线下，父子关系也变得亲热了。

我从这个细节入手，创作了故事
《老来福》。故事一经巡讲，反响强烈。有
意思的是，在连续半个月的巡回演出
中，我发现有几位六七十岁的爷叔整天
跟着我们，还一起帮忙搭台搬东西。我
一问，原来他们都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住
在同一个村里，亲眼目睹了他整天起早
摸黑、废寝忘食做那家“钉子户”的思想
动员工作。一位姓万的爷叔讲，迭个故
事情节特别生动、真实、精彩、感人，一
遍两遍听了不过瘾，所以他们干脆跟着
演讲队一路听。

! ! ! ! #$$%年，我作为市司法局法制故
事巡讲员赴基层演出时，发生了一桩至
今令我想来感到有趣的事。
当时正值股票一路“牛市”，一次我

与黄宣林老师到一家社区讲故事，活动
室里早已坐满了人。接待我们的是一位
胖阿姨，她非常热情并关切地问道：“两
位老师辛苦了，我想问问最近股市会跌
吗？”我一听，心里明白，因为上海话的
故事与股市是同音，她把我们当做成股
市评论员了！我只好说，我们不是来讲
股市评论的，是为大家讲法制故事的。
她一听，面色立刻“晴转多云”，将准备
放入杯中的茶叶重新又倒回了桶内，尴
尬地憋出一句：“噢，原来是这样的啊。”

她继而转身，对居民们讲：“搞错
了，搞错了，他们不是来讲股市，是讲
故事的。”听了她的话，当场有些人起

身走了。这时，我与黄老师相互看了
看，心想，今天一定要把故事讲好，吸
引住大家！
开场时，我先讲了一段时下社会各

种炒股人的心态，并用风趣幽默的语言
作了一一分析，引得观众一片笑声。然
后，我切入正题，用浑身解数讲演了几
只法制故事。在座观众个个听入了神，
一个也没跑，反而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还七嘴八舌地说：“原来故事也这么
好听啊。”讲演结束后，胖阿姨跑到我们
面前不好意思打招呼：“两位老师，你们
讲的故事好听，比‘股市’还精彩，下次
一定要再来，我们欢迎。”
后来，当我再次到该小区讲演故事

时，居民们早己在门口翘首等待。尤其
那位胖阿姨，每次我去时，她总是抓起
一大把茶叶，为我泡上一杯浓浓的茶。

! ! ! ! &$$"年起，我开始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频率主持
开讲一档沪语故事节目《阿拉讲故事》。节目播出后受到了
听众欢迎，一讲就讲了整整 '个年头。特别是出租司机，他
们成天在路上跑，开着广播，很多都成了我忠实的粉丝。
一天，我乘出租回家，正好在放我讲的故事。我问师傅：

侬喜欢听这档节目？司机答：“当然，我天天要听的，就是辰
光太短了……”正聊时，司机突然转头看了我一下，惊讶地
问：“咦，你怎么跟收音机里讲故事人的声音一样？难道……
你就是黄震良？”“的确是我，请你多提宝贵意见。”司机显得
特别高兴：“今天我可碰到真人了。”车到目的地，他无论如
何不肯收我钱：“今朝难得一趟碰着侬，算我额骨头亮，侬要
是把钞票给我，就是看勿起我了。”说完急忙开车走人。我真
要向这位司机朋友道一声：谢谢。
后来，电台组织故事员到本市各大出租公司巡回讲演，

使我对驾驶员朋友有了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次，电台举办
一场安全行车宣传发布会，我在台上讲了一个由黄宣林老
师创作、我改编的故事《存心不还》。不过，我试讲时，司机反
映，故事是感人的，但其中一段“驾驶员发现车里有个皮包，
打开一看里面竟有五万元现钞”却与现实不符。按公司规
定，驾驶员一旦发现有乘客钱物落在车里，是不能私自打开
的，必须交到公司。多亏司机朋友提醒呀！我对作品进行了
多次修改加工，使得故事情节更加完善。后来，《存心不还》
在 &$($年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了群星大奖。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故事创作不仅要注意细节，还
要多倾听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打磨出经得起推敲的好作品。
不妨再来讲个一位老先生把我视为忘年交的故事。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由电台转给我的来信。写信的是位

)$多岁的老听众，从小生长在上海。我在电台讲旧社会上
海滩黑帮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沪语故事，他几乎
每天必听，但是，有些细节要跟我商榷。
他听到我在讲述杜月笙说话口音时，用了夹生的上海

话、略带浦东话，认为不对。杜月笙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虽
然从小就闯荡上海滩，但其乡音丝毫未变。老先生小时曾亲
眼见到过杜月笙讲话，那完全是一口标准浓重的浦东话。他
还告诉我，杜月笙还喜欢唱京剧，不过他唱出的却都是浦东
话，听了让人笑煞，戏称他是唱洋泾浜的浦东话京剧。
老先生听书十分仔细，有时我偶尔将旧上海市区的一

些路名或街名讲错或读错音，他也会一一来信向我说明。我
十分尊重老先生对我的帮助，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他把我
看作知心的忘年交。

&$**年，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那是我拜了上海
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先生为师。那天，在杏花楼举行
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我与师弟钱懿同时拜师，中国曲艺家协
会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老师到场祝贺。先生虽然
平时工作十分繁忙，却非常关心我，有时在广播中听了我的
故事后，会及时打电话给我，给予具体指导。我很多参加全
国比赛的作品，先生都亲自帮我改本子，手把手教我表演。
沪书《领奖风波》在他悉心指导下，于 &+!,年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上再次获得群星大奖。
安亭，是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国曲艺之乡，成绩

来之不易。我作为一名普通基层群文工作者，既然选择了故
事这台“戏”，就要认认真真，一如既往地“唱”好、“唱”下去，
把这台戏唱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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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讲故事人的故事
2005年，“麦莎”台风来袭。我在常熟出差，第二

天上午要参加市有关部门举办的故事赛，必须隔天一
早赶回。外面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我硬着头皮往上海
赶。车子在大风中左右摇晃，像一只小舢板在波涛汹

涌的江面上漂荡。到了市区，我全身早已成了“落汤
鸡”，只好向别人借了一套衣裤穿上匆忙上台。其他故
事员看到我这副狼狈相，对我调侃道：“你今天的经历
倒是一只精彩好故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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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比股市精彩

电台讲出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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